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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看到没有，五星红旗飘得很高啊？——这是 5月 12号发的抖音。] 

 

第一通电话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 

长圳社区服务中心：你好长圳社区。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长圳社区工会职工服务示范点吗？ 

长圳社区服务中心：不是。 

ＣＬＢ：你们长圳社区职工服务示范点留的电话是这个啊，这是长翔路三号是

吧？ 

长圳社区服务中心：职工示范点，是什么意思？ 

ＣＬＢ：就是咱们长圳社区负责职工服务，负责工会工作的啊。 

长圳社区服务中心：负责工会的有电话吗？没有没有，我们这里没有工会的电

话。 

ＣＬＢ：哦，是这样。我姓韩，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您这儿是长

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吧？ 

长圳社区服务中心：你打一下街道的电话。 

ＣＬＢ：啊？ 

长圳社区服务中心：打一下街道的电话。 

ＣＬＢ：街道电话是多少呢？ 

长圳社区服务中心：2340 5895。 

ＣＬＢ：2340 5895，这是街道，是玉塘街道是吧？ 

长圳社区服务中心：对，23405895。 

ＣＬＢ：这是街道负责哪个部门的呢？ 

长圳社区服务中心：你问一下吧，你问一下吧。你是要问工会的，还是什么？ 

ＣＬＢ：对，就是长圳社区职工服务示范点。这是属于咱们玉塘街道的，社区

职工服务中心的一部分啊。这是电话，在那个街道工会，还有光明区工会都

是…… 

长圳社区服务中心：你要问工会的电话，还是什么？ 

ＣＬＢ：啊，您这儿有工会的电话吗？ 

长圳社区服务中心：你是要问什么，是问工会的电话吗？ 

ＣＬＢ：不是，我是这样子。就是这些天，咱们这边这个长圳社区这边，宇顺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被搬迁这个事啊，就想问一下工会有没有代表工人跟厂方协

商谈判啊？ 

长圳社区服务中心：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哦，你问街道那边吧。我们这里没处理

过这个，没听过。 

ＣＬＢ：哦，但是工人好像是来咱们社区中心大门口有那个求助嘛不是？ 

长圳社区服务中心：你就是诉求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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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对，就是这个…… 

长圳社区服务中心：有纠纷吗？  

ＣＬＢ：就是宇顺电子有限公司工人来咱们…… 

长圳社区服务中心：宇顺厂有纠纷的那些……哎呀，你听一下，听了半天他就

说有纠纷。 

——换人接电话—— 

 

 

第二通电话 长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驻点法律顾问 李先生 

ＣＬＢ：喂喂喂，你好。那个，我姓韩。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喂。  

ＣＬＢ：哎我姓韩，我这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呀。就是关于这些天，宇

顺电子有限公司被搬迁引起来这个补偿问题啊，发生劳资冲突。那这个想问一

下啊，咱们社区工会有没有代表工人跟厂方协商谈判啊？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工会？工会不了解啊。工会的，我可能得要问一下工会那

边。 

ＣＬＢ：哦，咱们这个……我在视频上看到说，工人到咱们长圳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求助。那这个党群服务中心，我看这咱们工会的职工服务示范点，跟党群

服务中心，还有咱们长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都是在同一个地点办公啊。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 

ＣＬＢ：对。那咱们这儿这个工人来这儿求助，是什么，是工会接待的呢？还

是政府的？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调解委员会接待的。 

ＣＬＢ：哦，就是咱们长圳社区有一个什么，劳资调解委员会吗？还是什么。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委员会。 

ＣＬＢ：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包括，就是这个委员会也包括调解邻里打架呀什

么，这一类的普通的纠纷，是吧？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对，矛盾纠纷。 

ＣＬＢ：哦，就各类纠纷都是由这个调解委员会？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对。 

ＣＬＢ：那按说这个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到这个工人补偿的问题。那

这应该是劳资纠纷，不是应该归劳动关系、特别是工会代表工人参与协调吗？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这个我可能得要问一下其他同事啊。你这个，因为调解委

员会的话，你但凡涉及到这种纠纷内的，你不管是说劳动纠纷也好，还是邻里

纠纷啊，婚姻家庭啊，然后租赁纠纷啊……各类型的人都会去处理啊，也都会

去受理、处理这个事啊。如果能够调解的就调解；调解不了的，如果说、比如

说，需要相关部门的——因为他这个纠纷呢，也请了那个街道劳动办的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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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包括区人社局的，都有过来处理。 

ＣＬＢ：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涉及到邻里纠纷啊，婚姻纠纷啊，家里这个丈

夫打妻子什么这一类的，或者是打孩子这类的，那这些跟劳动纠纷是有这个本

质上的分别。他的这个法律依据啊，他所需要的这种调解的技能和知识都不一

样啊，这怎么能完全由一个调解委员会来做呢？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调解委员会，他有人民调解员和驻点的社区法律顾问呀。 

ＣＬＢ：对，法律顾问。我就是说，既然咱们长圳社区有这个职工服务，这个

叫什么呀，这个示范点——这是属于咱们街道工会在长圳社区的一个驻点。那

既然是专门提供职工服务的，那这工人到咱们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求助的时候，

是不是更应该是由这个职工服务示范点来接待，而且提供协助呢？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都有啊。 

ＣＬＢ：有啊？我还以为您刚才说没有。这个我可能没听清楚。就是咱们这个

街道这边，社区职工服务示范点是有介入的？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 

ＣＬＢ：那咱们这个职工服务示范点，当时介入是怎么，是代表工人出面跟企

业展开协商谈判吗？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谈判的话，没有。谈判主要是由公司方和员工。 

ＣＬＢ：公司方跟员工，但是员工得有代表才能展开谈判呢。如果员工没有代

表……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员工他自行有代表，他们选了十多位代表。 

ＣＬＢ：哦，员工来社区找的时候就有十多名代表来了？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对。 

ＣＬＢ：哦，所以那就算是员工有代表，那工会作为职工的娘家人，是不是也

应该向这工人临时选出来的这些协商代表，提供组织资源，包括娘家人的这种

信心上的资源呢？那有没有，咱们社区工会有没有提供这部分的资源，就是站

在员工代表这边跟企业进行协商谈判呢？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工会那肯定是站在员工这边。但是我不知道他那个公司那

边有没有派工会的人过来。因为当时的话，公司来是来了有五六个人；然后

呢，我知道的是他们这个这边一个宇顺厂，他的这个法人过来了。其他的话，

没有详细去了解到他们的一个身份信息。 

ＣＬＢ：哦，那也就是说，他们宇顺厂的法人代表，就是管理层也来了。然

后……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管理层。 

ＣＬＢ：那工人代表也来了，到了咱们社区？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对。 

ＣＬＢ：那这不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就是如果社区工会出面的话，正好就是

说，向那个管理方提出谈判的要求，然后坐下来就一些具体事项进行谈判。这

谈判没有展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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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圳社区法律顾问：有，有展开啊。因为他来的，他有一百多名工人，一百多

名员工，然后有那个员工代表。我们谈判的有两个，相当于是两个层次，第一

个是由那个人社局、劳动办、包括社区组织那个公司和员工代表，先在会议室

里面去谈这个事情；谈完之后，他的一个大致的结果，或者说处理的一个方

向，然后再去一个大的礼堂里面，和一百多号员工去讲。相当于是有和员工代

表去谈，谈完之后也会跟一百多号员工明确的去讲。 

ＣＬＢ：哦，是这样子的。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一个是小群体，一个是大群体。都有分层次去谈这个事

情。而且在上周组织了，差不多有五天、有三次以上的这种谈判，不包括其他

他们个人的员工的一些，包括一些咨询啊，或者是说他们私下的一些碰面啊。

单是在社区这边组织就有三次。而且这三次的话，他本来的话，呃，员工的

话，他每次都是基本上有，呃一百多号工人，一百多号员工都有过来。都有了

解到相关的一些处理方案啊，包括一些处理进度啊。 

ＣＬＢ：哦，那这企业既然有工人代表，干嘛还得要一百多号工人一起都来

呢？派代表来不就行了吗？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呃，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工人他也、每个人他还是想自

己想，清晰的知道他工人的一个处理情况；第二个呢，呃就是他没解决的话，

那工人他也没有那个心情去做事。 

ＣＬＢ：哦。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没有心情去厂里面做事。那这种情况呢，所以，我们也给

他们就提供了这个平台。 

ＣＬＢ：所以那等于是，上个星期，整个这过程中就是，这个由政府主导，然

后把那个工人选出的代表，跟企业方的代表，在社区服务中心这边，放在一起

让大家这几轮地来谈？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对。 

ＣＬＢ：那有没有谈出个什么结果来呢？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结果的话就是，呃，因为那个厂他是属于一个市内搬迁。

那市内搬迁的话，按照那个法律规定是没有相关的一个经济补偿的啊。然后公

司给出的方案，他有针对两，呃也是两部分群体嘛，第一个是他选择继续在公

司做的、也就是接受根据一个搬迁地的，搬迁入地的那个地方的这部分员工，

他会给他安排班车啊，或者说给他安排一个员工宿舍；同时还会给予一个，呃

4000块钱左右的一个补偿，相当于是福利性的一个补偿吧。 

ＣＬＢ：就是一次性的 4000块钱的补偿？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对。然后如果选择不跟随公司搬迁过去的啊，这部分员工

呢，也会有一个 4000 块钱的费用。 

ＣＬＢ：哦，所以那这样的话，那工人这边……这个方案有没有达成协议呢？

就是工人答应了吗？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目前的话应当是没有的。就是工人是，难以接受这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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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他的这些员工，他的一个工龄的话，他从比较时间短的，比如说两年

的啊，到长达比如说十五六年的，这个工龄跨度有这么多。而且有大部分的，

他就在这个厂里面是做了很久的。所以他这个，你不管是说，从突然的宣布这

个搬厂的这个情况也好，还是说，对这个厂里面投入的感情也好，工人都是很

难接受的。 

ＣＬＢ：对对。如果要是说，如果要是说，每个月的工资，假如说要是平均工

资要算四千到五千的话，那如果在这儿工作十年，那这就差不多应该是拿到四

五万。如果这只拿到四千，就这么解除劳动合同的话，那连十分之一都没有，

那当然搁谁谁都不同意，是吧？包括你我，我们如果要被这样对待，都不会接

受的，对吧？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 

ＣＬＢ：所以，那如果这样的话，不是更有这个需求——就是说，咱们社区的

工会，包括街道的工会，甚至这个光明区的工会，甚至深圳市总工会都可以这

个名正言顺地代表企业员工，跟企业管理方协商谈判呢，就达成一个协议，朝

协议方向推进。工会的角色，好像我听起来就是一个是缺位，另外一个又是非

常的重要啊，但是工会却没出面。这个有点不太正常，是吧？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因为这个的话，主要还是由劳动部门去主导的啊。 

ＣＬＢ：对。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包括找那个人社局的人，区人社局的过来处理这个事情。 

ＣＬＢ：对，政府，毕竟政府的行政资源是有限的，不能所有的事都摊在政府

头上。政府应该是民不举官不究的，那有很多这种民间的纠纷，特别是劳资纠

纷，可以通过劳资双方的协商解决，就不需要惊动政府、浪费行政资源，然后

进一步浪费司法资源——如果是仲裁啊、诉讼之类的，那就很多没必要。那在

这过程当中就是说，我听您这么讲啊，就是说这事情里边，如果要是他的工厂

有工会，如果在工厂工会层面就已经协商解决了，甚至都不需要社区和街道工

会就完成了；那如果工厂工会完不成，那社区和街道工会介入，实在不行，那

这个区工会市工会甚至省工会都可以介入。那一直到省工会，其实都不需要政

府的行政资源啊。我不知道我这个观察是不是有道理？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呃，也有员工的选择，也有员工的选择。因为员工的话，

他可能是更相信劳动部门一些，也希望说劳动部门去出面协调这个事情。你不

管说结果怎么样，他也会选择说这个由一个政府机构去出面处理。 

ＣＬＢ：对，咱们这是根深蒂固的，对行政权力介入就是说有这种迷信。而对

这个纠纷双方的、通过代表、通过一个谈判机制来解决问题是没有信心，这是

咱们的现实了。那这说明这个咱们的工会，我这么说，工会的人可能不一定愿

意听啊——就是说，一方面是工会没有在工人当中建立起威信和信心和信任，

所以工人可能连工会都不知道都不一定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工会在遇到

这种事儿的时候还没站出来，关键时刻掉链子、根本就不出现，那工会永远在

工人当中就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信任啊。这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呢。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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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咱们这个政府社区这边在参与处理这个宇顺个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比如

说，下一步现在进入僵局了，下一步是不是可以提出来，要求社区工会和街道

工会，甚至区工会，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出面参与协商谈判呢？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呃，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打算，我们也给工人讲过啊。这

个、这个，后面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可以去街道申请那个法律援助案，然后

找那个律师去站在他们的这个立场。然后去跟工会的，啊不是，跟公司的那个

法务去进行一个商业性谈判，这是后面跟工人提到的。我们打算去以这个方式

去处理他这个，关于搬迁的一个纠纷。因为可能如果说，光是公司的管理层和

员工去讲的话，有时候讲的呢，双方也没有办法去说服对方，然后呢，更多的

时候呢，还是双方在处于一个感情上的一个交流。你这个东西不单是讲说员工

对公司有感情，包括说这个公司的管理层，也是看着、有时候甚至这些老员工

甚至还是他招过来的，有时候聊着聊着，可能没有那么的具体化一些的这个方

案啊。讲到这个，就是相对打感情牌去了。就后面的话，我们是打算通过，把

这个一个协商的层次，或者说这个谈判的这个水准，适当的把它提高一些。 

ＣＬＢ：对，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如果工人一大群，跟这个企业管理方直

接来来往往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进入这个情绪的宣泄层面了。那其实，我们中

国劳工通讯过去这些年，在印度啊，有帮助印度的服装行业工会培训工人谈判

代表。那我们就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工人很多时候把谈判和吵架混为一

谈。就是说，我们培训的重点之一，就是说要让大家分清楚，谈判是谈判，很

具体的细节；吵架就是谁，我这个声音够大就行、我够激动就行，我反正吵完

以后一辈子都不想见你就结束了。但是谈判是要相互要见面、要一直谈下去的

啊。所以，那咱们这边就是说，这么说起来，就咱们这个街道工会，您刚才提

到这个工会的法援，就是法律援助跟谈判的技巧、谈判的策略是两回事啊。谈

判要依据法律作为底线，但是谈判当中的技巧是需要工会的代表来完成，不是

由律师完成的呀。这个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这个谈判跟法律服务的这个关

系啊？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那您说的技巧方面，我可能没有掌握的那么多啊，因为我

更多的可能是，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 

ＣＬＢ：对，所以从法律专业来说，那就要看你这个诉讼有没有赢的空间。那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在本市内搬迁就不做那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这是按什

么法律？是深圳本地的法律？是广东省的，还是劳动合同法，还是劳动法？对

吧。就我了解的，比如说《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并没有这么说。那是不是

涉及到这个地方法规跟这个国家的法律之间有冲突呢？那依据哪一个来执行

呢？所以律师的思维方式跟谈判者、谈判代表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呀。我不

知道这个我有没有说清楚啊？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没有，您讲的很清楚，我都有在听，我都有在认真听。 

ＣＬＢ：对对对。对不起，还没请教，请问您贵姓啊？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我姓李啊，木子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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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小李，那个您是咱们社区的法律服务的负责人吗？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社区的驻点的法律顾问。 

ＣＬＢ：社区驻点法律顾问，所以您就是那个工人来的时候，您是向工人提供

法律意见的？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对，所以我跟你讲的，可能我考虑的话，可能是更多的是

这个法律专业，而不是说一个谈判技巧。 

ＣＬＢ：对对，所以并不是说法律专业、法律意见不重要，而是说，这种法律

的服务是为了、在这种案件当中，是为了谈判服务的。就说我工人谈判，你比

如说，我一年要 15 个月的工资补偿，那你做律师，你就要说，“你回家歇歇

吧，这根本就不可能。法律上，你再怎么也不能超过一个什么”，所以那作为谈

判者就说，“哦是这样啊，那好，那我就改变我的诉求吧”。所以法律服务其实

是一个，就是确保这个谈判者有法律的依据，而不是这个漫天要价。但是不能

依靠律师（谈判），对吧？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 

ＣＬＢ：所以那，咱们社区这边，您说是有这个想法，是想邀请这工会参与，

也就是说社区是没有工会的？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呃，社区有工会。 

ＣＬＢ：那社区的工会到现在为止……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社区的，呃，因为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啊。可能得要找到那

个具体负责的同事，向他了解，但是社区好像是有一个工联会的哦。 

ＣＬＢ：哦，那我可不可以，我们中国劳工通讯，就是您能不能给咱们社区的

工会联合会带一个建议，可以吗？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您说。 

ＣＬＢ：就是就这个宇顺厂的发展的情况，就是其实社区工会介入越早越好。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 

ＣＬＢ：就事不宜迟啊，就现在特别是僵持在这里了。事态有可能随时演化

成，到其他的什么方向上去，都不知道呢。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嗯。 

ＣＬＢ：所以这无论是从工会的这个职责，还是这个案件需要这个工人的谈判

代表，那工人在这种情绪化的这种过程中更需要信心。这些东西不是政府可以

给出来的，也不是律师可以给出来的。这个也不是党群服务中心可以给出来

的，工人在这个时候是需要代表啊。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对。 

ＣＬＢ：对。所以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是不是有点离现实比较远，或者是靠

不靠谱啊，就是有我们的一个建议。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好，您这边是哪个单位啊？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劳工通讯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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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对对对。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行，我等会呢，我会找到社区那个工联会的，工联会的那

个同事啊，我跟他把您这个建议给他传达到位啊，看他那边是怎样的。如果

说，有些他解决不了的呢，我会让他跟向上级去提。你比如说街道的工会，甚

至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找区工会的人过来啊。这样的话呢，去站在员工的立

场，去谈这个事情。 

ＣＬＢ：对对对。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然后后面的话包括说，因为他们如果这个没解决好的话，

后续肯定还会组织双方过来去谈的，包括到时候，也会找到其他的部门，找多

个部门联合去主导处理这个事。然后让工会、员工，对吧，以及面向公司的一

个管理层，去协商这个事情。 

ＣＬＢ：对。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有些包括，你专业的啊，你需要专业律师的，你需要那个

专心谈判的啊，都会给他主持到现场去谈。 

ＣＬＢ：对。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然后包括说员工的代表，以及所有的员工啊，可能也会来

现场。因为之前他们都是有来到现场去了解这个情况的，因为员工他也很关

切，说这个处理的结果是怎么样。  

ＣＬＢ：对，现在这个什么啊，从员工角度来说，大家情绪化。像您刚才提到

的，在这干了十年甚至 15年的，那就这么用一个什么本市搬迁，那就不给补偿

了，给 4000块钱，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当然情绪会随时激动起来。所以在这个

时候，其实这些工人更需要的是，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说

法，要把工会叫做娘家人——这个好像，呃，夫妻这个纠纷打起来，需要娘家

人、不需要法律，其实这个并不是很恰当的一个比喻。就说是，那其实工人不

是需要娘家人，需要代表，那既然工会把自己说成娘家人，在这时候就应该以

工人代表的身份，就是每一次出场，都是在那里亮明身份、亮明牌子，我就是

代表工人的，我不是这个站在中间的，对吧？那这样让工人看到有自己的代

表，这样情绪化的这种宣泄的这个需求可能就降低了，令到理性解决问题的可

能性就提升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恰当的角度啊？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对，您提的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现在也有点头痛，后续

应该怎样去主导这个纠纷的一个解决。您提到这个，对吧，我们讲的是，你解

决不了的，我们确实就是讲的，会把他的这个参与方啊，尽可能地能够联系多

一点的参与方进来。包括说这个工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我不知道他那

边之前有没有对接过这个，因为我没有和其他负责这个的同事有联系过这一块

的啊…… 

ＣＬＢ：对，涉及您刚才提到的情绪化，就是说，这个我在视频里看到，就是

画面里边呢——这个是工人拍的视频呢，就是画面里边，是咱们党群服务中

心，和另外一个叫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然后工人拍视频，就从这里，实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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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服务中心，然后镜头就移到了这个办公楼的楼顶，五星红旗，然后工人的

话外音就说，“看到没有啊……”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哦，你说的我知道，他那个是我们的大厅，进门的大厅。 

ＣＬＢ：对，就是说工人在那里说，“看到没有啊，五星红旗飘得很高啊。”那

这句话里包含着很多的、很深的这种含义啊。就是说，“五星红旗飘得那么高，

我们作为五星红旗下的工人阶级，却被这样对待”，对吧？这是其中一个可能的

解读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工会就特别、工人就特别需要代表啊。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明白，我明白您的意思啊。 

ＣＬＢ：那另外一个就是，既然您是咱们这个法律、负责法律服务的这个啊，

小李，喂？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 

ＣＬＢ：对，是这样，我在咱们这个区政府的网站上，有看到一个消息说，咱

们玉塘街道工会在 2022-2023年花了 17万元购买法律服务，就是您这个服务是

不是也包含在这里面？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呃，是与社区法律顾问的项目吗？ 

ＣＬＢ：他这个叫《玉塘街道总工会 2022 年度法律顾问工作方案》，这是不是

您？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这可能不是，我们这边是社区购买的服务。 

ＣＬＢ：哦是政府……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哦，是社区法律顾问项目。 

ＣＬＢ：所以我看这个工作方案呢，他是去年 9月公布的，说是 10月份启动。

那这个方案的目标，讲的很清楚就是说，深入企业、协助企业工会参与劳动法

律的监督，而且要构建多形式多层级的劳资沟通协商机制。所以刚才我们提到

的，工会参与协商在这里是有依据的呀。他不只是一个法律顾问工作，而他的

目标是要建立多层级多形式的劳资沟通协商机制啊。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 

ＣＬＢ：那另外一个他这里边还提到，这个工作内容上，他其中有一个就是

说，要积极组织开展街道集体协商竞赛。那与其去搞那些形式主义的竞赛，什

么某社区的队、某街道的队、某区的集体协商队什么什么，在那里搞那些假

的、假设的那些竞赛——不如现在，就有一个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劳资纠

纷，这是实战呐！实战一次，不比 100次竞赛更有效吗？所以，我不知道，小

李，能不能麻烦你也把这个角度给咱们街道工会提出来。就是说，这个个案多

么的珍贵，多么的有价值，这一个个案就顶你 100个竞赛。这是我们中国劳工

通讯提的第二个建议，不知道恰不恰当。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哎明白，您提的第一个、第二个建议，我都有认真在记。 

ＣＬＢ：好，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啊，唐突的打过来。那另外一个建议就是，

我看到这家厂啊，宇顺电子有限公司，他们是中兴、格力、美的、松下、西门

子、还有欧姆龙的长期供应商，这些大的品牌，在这个时候，工会有没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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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跳出宇顺跟工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往未来长远来

想——就是说，是不是这些大的品牌的定价太低了，压低价格以后，令到这个

成本的这种，在这个层面上，只能是企业跟工人之间相互争吵，那就忘了是不

是有可能跟品牌协商，提高单价呢？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 

ＣＬＢ：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把工会的协商谈判从工人和直接的雇

主，到雇主可能无力谈判的那个品牌，定价这边可能是不是可以延伸到那边去

啊？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你是说通过提高他的单价，以达到他的一个，呃，就等于

是一个等价转移吗？还是？ 

ＣＬＢ：对，因为如果品牌给你一个产品的一个定价，已经封死了，是一个天

花板，你企业只能在这个定价之内获取利润，那你的利润空间就直接决定了你

可以给工人多少补偿，你的补偿能力，你的工资支付能力，对吧？这个安全生

产保障的能力等等。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品牌的这个设定下，就是通过定价设

计下的一个突不破的天花板，能可以考虑去移动一下天花板到一个合理的定价

水平。我只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呃，咱们这边，当然这和法律没有关系

啊，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角度。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对，那您讲的这个是因为，可能说一个局限性啊，你如果

说社区和街道的话呢，他可能在这方面他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 

ＣＬＢ：当然。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因为你站在不同的层级的话，可能，比如说你可以，就是

这个宇顺、以及他的宇顺的甲方，去处理这个事。但是如果在这个局限性下面

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说要通过宇顺啊，去有个更多的付出。可能这个因为宇顺

的那个管理层呢，他不愿意让这个东西呢——有时候呢，街道那边也会给到压

力，给到这个厂里面。因为你涉及到这么多员工啊，包括说这么大的事情啊，

那你这个有些费用啊，一定是要适当的去多付出一点的。你不管是说……你从

双方的一个情感角度去考虑啊，还是说员工的一个重要性啊，包括他的社会面

的一个稳定性去考虑的话呢，会把压力给到这个厂里面啊。但是可能不会说把

这个压力转移到这个宇顺厂的一个甲方。  

ＣＬＢ：对，这是一个角度了。我为什么提起来这个建议呢？就是我刚才提到

我们中国劳工通讯过去，差不多七年，在印度帮助服装行业工人谈判。那我们

就发现了什么呢？这个服装厂的雇主就说定价太低，我们没有利润空间给你们

涨工资。那我们就在策略上就建议这个工会，就说，是不是写信给品牌，因为

厂方已经很清楚地说了定价太低。那也就是说，品牌的定价是天花板，那你再

怎么逼死厂方，开工厂的不是开那个慈善事业的，对吧？他是要盈利的。所以

那就，我们就鼓励工会去给这个品牌写信，那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瑞典的一个品

牌 H&M，然后那边呢，H&M最后一来二去，他一开始说工资谈判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只是客户。然后工会就提出来，啊你们在企业社会责任承诺当中不是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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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你是说，给你生产产品的工人都要拿到合理工资，那我们只拿到最低工

资明显不合理。那这时候呢，H&M就回了另外一封信，就说，我们在每年定价

订单的这个定价上面呢，已经包含了这个工会跟那个企业协商工资提升的那个

份额——那意思就是说跟我们没关系，那是工厂没给钱。那我们又找到这个

H&M的投资方，就是银行，就跟他们沟通，说你们的投资投在这家企业里边，

企业以工人工资提升的名义给了钱，但我们工人却三年、四年一次工资都没涨

过，那钱去哪儿了？所以现在这个品牌的投资方也开始要介入、要过问了。那

也许，这是经过了六年时间，这个印度的服装行业工会才走到了这一步，走了

六年。那下一步有可能 H&M就会在他的订单的这个价目里边就加进去，把那个

他增长工资的那部分就单列出来。这样呢，就有一个透明度。工会在谈判的时

候，就可以有一个参照。当然，这是我们在印度的这个经验了，就是说，我觉

得在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参照借鉴呢？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这也是一个方向，这个我也会跟那个，您提到这个第三点

建议，我也会跟工会那边提。 

ＣＬＢ：对，因为特别是涉及到像这个……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这就是具体解决实物的一个措施嘛。 

ＣＬＢ：对，我们这个不是以法律的最低点来作为依据，没有违反法律就行

了，不是。我们是以合理的工资作为一个参照的，那您比如说这个宇顺，他其

中一个品牌是德国的西门子。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 

ＣＬＢ：而德国政府啊刚刚立了法，就是德国的品牌，德国的企业，要在全世

界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准则。那像这个宇顺厂的工人，如果要是因为厂搬迁得不

到补偿，而只能得到法律规定的 1%不到，那这属于是违反德国的这个，叫什么

呀这个，国际生产链的这个法律。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 

ＣＬＢ：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我们劳工通讯，如果要是去到德国政府，要是去

反映这个事的话，那西门子可能会受到很大压力啊。那西门子有可能——我不

是说一定啊，有可能会撤订单。那这对宇顺厂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们并不想

这样。所以那，咱们这边的工会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向宇顺厂提出来，就

说是，“哎那你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向你的客户去投诉了。你不给这些工

人合理的补偿，那你未来搬了厂以后，你的订单都有可能拿不到啊。”那这样一

来，宇顺厂我们也知道，宇顺厂也在这个困难经营当中，我也看他们的年报什

么的，但这不是……你经营困难不是把困难转嫁给工人的借口啊。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明白。 

ＣＬＢ：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建议啊，对不起，我这啰啰嗦嗦的提这么多，也不

知道有用没用。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对，您讲到的我都有非常认真的在听。 

ＣＬＢ：对，那另外一个涉及到咱们社区啊。就是咱们社区我看是 19年发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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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搬迁，对吧。但是这家厂的厂房租约是到 24年到期。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 

ＣＬＢ：那如果社区一定要在厂房租约到期前让人搬的话，这涉及到违约啊。

那是不是工会也可以协调社区或者街道，看看能不能提高补偿金的额度？确保

厂房有足够的现金资金，能周转过来，能支付得起工人合理解除合同的补偿

金。那现在厂里这几年，我看他们的年报，这个确实是经营困难，又涉及到疫

情。那如果社区在这时候，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一定要让他搬迁，里边涉及

到，就在最困难的时候涉及到，如果资金周转不过来、补偿费拿不出来，那社

区是不是应该……既然你强迫让在租约前搬走，你又违约，那你应该提高补偿

金啊，这样工人就可以拿到（补偿金）。那工会是不是可以跟社区协调啊？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呃，他这个可能有两块地方，第一块呢，就是说他这个搬

迁的，他这个主体方呢，他不是社区。社区他是，等于是一个这街道下面的一

个服务中心，他那个地块是属于股份公司的。也就是说，之前在这边的一些原

住村民的，他们的地，属于一个集体的地。那不是社区的。 

ＣＬＢ：对，不管是谁，这个总要在法律上总能找到主体。就是主体你……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对，明白，你讲的就是，肯定讲的就是股份公司嘛。这也

是一个提到的一个很好的点。 

ＣＬＢ：对，就是说，工会其实如果从谈判角度的话，他可以让宇顺厂，要做

出这个，拿出来份额，让这个品牌看看能不能拿出份额。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 

ＣＬＢ：那个，甚至运用德国的法律、欧盟的法律，来施加压力。那另外一

个，对社区或者街道，或者是这块土地的有限公司，你也要承担相当的责任。

特别这里面涉及到违约，你不能就说，是你的地，你就可以随便、怎么做都

行。政府也不能随便说怎么做、说违约就违约啊，对吧？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 

ＣＬＢ：所以呢，这里面就核心的，还回到最开始，核心就是谈判啊。如果没

有谈判，这些点都在现场都带不出来。可能就是，喊喊叫叫、哭哭啼啼，甚至

骂娘。所以，只有谈判才能带出这些点来。只有工会出面代表工人，工人才能

减低情绪的发作，才能令到谈判能理性的展开。我不知道这些建议……这个，

对不起，耽误了你午饭的时间，小李。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啊没关系啊。 

ＣＬＢ：对，我本来以为这个稍微聊一聊就好了，结果我这话多一下子，说了

这么多。希望有用没用的，你帮忙能记下来能转达给工会吧。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对。我都有，呃，因为刚开始没……不知道嘛，聊着

聊着，我就把手机拿出来了认真在记。 

ＣＬＢ：好，谢谢谢谢。那那个行，我看看再到街道工会或者区工会那边再了

解一下他们工会的情况。那也麻烦你这边……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您讲到的，提到的有三个方面的建议啊，我都会跟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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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话应当是工联会，我都会跟他那边——等下我会先找到他那边的一个负

责人，然后我会跟他去讲这个事情。 

ＣＬＢ：行，好的。如果要是这个社区工会的人要是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呀。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那您方便提供一个联系方式吗？ 

ＣＬＢ：当然当然，那个，我姓韩，我叫韩东方。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 

ＣＬＢ：这是中国劳工通讯，然后我电话区号是 852，电话是 27802187。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2780？ 

ＣＬＢ：对，2187 2187。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好行。 

ＣＬＢ：那啊谢谢你了，小李。耽误你午饭不好意思。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嗯。没关系，没关系。 

ＣＬＢ：好，再见啊。 

长圳社区法律顾问：嗯好好好。 

 

 

 


